国家生存空间安全的老问题与新领域

——从国土安全到国域安全

刘跃进

摘要：用“国域安全”取代传统的“国土安全”，使国家生存空间安全既可以包括传统的陆域安全、海域安全、空域安全和底域安全，也能够涵盖非传统的天域安全、网域安全、磁域安全及经济海域安全。

一

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对于这个空间，汉语中过去常用“领土”一词来指称，有时也用“国土”一词来指称。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这就形成了“领土安全”“国土安全”这样一些概念。
但是，人类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的，这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
最初，人类只能生存在陆地上，因而人们关注的只是“土地”问题，国家所关注的“领土”和“领土安全”也主要是以陆地为主的“领陆”和“领陆安全”。汉语“领土”一词，其严格的字面含义，事实上排除了土地之外的海域和空域。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扩展了“领土”的含义，把领海、领空等都包括进去了，但这些都不是“领土”一词的原本含义，起码都超越了汉语“领土”一词的字面含义。
从字面上看，汉语“领土”一词，也许能包括陆地上的河流、湖泊等有限的水域，但无疑容纳不下辽阔的海洋，特别是远离海岸的远洋；也许能包括头顶有限的天空，但无疑容纳不了真正的天空，特别是人们仅凭借肉体根本无法触及的天空；也许能管到如水井和河床一样深的地下和水下，但无疑达不到现代钻探技术和深潜技术所能达到的深土和海床。遥远的海洋空间、高远的天际空间、深厚的底土空间，早期都只是人们理想和想象的神秘之处，而不在人们现实生存的视野之内。

但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海洋”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受到国家的重视。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也就在原来的“领陆空间”之外，出现了“领海空间”问题。原本只能用来指称“陆地”或“领陆”的“领土”一词，也被用来指称“领海”了。国家安全视野中的“领土安全”，便从“领陆安全”扩展到了“领海安全”。这时，人们明确了“陆”“海”之别，把以往基于陆地争夺和控制的国际政治归结为“陆权”问题，同时用“海权”来指称国家间新的生存空间的争夺与控制。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论”的提出，从理论上强化了人类及各个国家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和领海安全意识。
同样，航空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促使“天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进而变成了人类和各个国家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范围之内，从而使“领土”范围进一步扩展，在“领陆”“领海”之外，又融进了“领空”。国家安全的中的“领土安全”，进一步从“领陆安全”“领海安全”扩展到了“领空安全”。国家间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利益和权力之争，也从陆地、海洋扩展到了天空，形成了“陆权”“海权”和“空权”三权并立的局面。20世纪初飞机的出现及航空技术在后来的突飞猛进，特别是1921年意大利军官杜黑“空权论”的提出，从军事理论和国际关系方面强化了当代国家的领空意识、领空安全意识和制空权意识。

此外，传统的“领土”还包括“底土”。
因此，在传统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安全理论中，领土主要由领陆、领海、领空和底土四部分组成，领土安全相应包括领陆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和底土安全四个部分。
二

在10多年前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为了突出“领土安全”的国家安全属性，本人主编的《国家安全学》没有用“领土安全”一词，而使用了“国土安全”的概念，并把其解释为“国家领土安全”，同时把“国土安全”作为当代国家安全的十个构成要素中仅次于“国民安全”的第二个要素来论述。这部2004年5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依次分章阐述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十大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
经过10年的不断探索，我们对国家安全理论和现实的认识有了多方面的深化，从而在2014年1月出版的《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一书中，把当代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从10个扩展到了12个，增加了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

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来说，2014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一年设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这一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在这一年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草案在这一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两次提到“国土安全”，一是在阐述“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中的第二个时，指出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二是在阐述“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中的第三个时，指出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上述关于“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的论述，直接在整个国家安全论域中把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相对而论，从而一方面强调了国民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目的性、宗旨性和头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土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因此，我们切不可因为人的安全地位的上升，而完全否定物的安全；不可因为国民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地位的上升，而忽略了国土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和“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强调人民安全、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的同时，继续重视国土安全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基本条件的基础性保障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中再次提到“国土安全”时，事实上是要在当前国内外安全理论界和安全实务界用“传统”与“非传统”划分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在整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基础上，把“国土安全”作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实现“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的目的。这样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但却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安全观，更不是只考虑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忽略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统筹兼顾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安全观。这种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当然不能不包纳传统的国土安全问题，不能不重视传统的国土安全问题。“国土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依然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依然被视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依然是国家安全基础中的基础。
这里有必要顺便指出，在国家安全领域有两个不同的“国土安全”概念，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家领土安全”意义上使用的“国土安全”概念，另一个是9·11事件后美国出台的《国土安全法》及设立的“国土安全部”中包含的“国土安全”概念，这其实是与“海外安全”对应的“本土安全”意义上的“国土安全”概念。当人们把9·11事件后美国出现那部法律汉译为《国土安全法》时，以及把根据《国土安全法》设立的国家安全机构汉译为“国土安全部”时，其中的“国土”所指的并不是“国家领土”，而是“国家本土”。
此外，在非国家安全的专门领域，还有一个“国土”概念，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一词中包含的“国土”概念，其基本含义既不是“国家领土”，也不是“国家本土”，而是“土地”。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是一种充分体现了非传统思维的非传统安全观，但它并不排除传统安全问题，而是要用非传统安全观来思考和解决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分析和解决国土安全这一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国土安全虽是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在当代却需要在非传统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来重新认识、分析和解决。

三

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认识和分析国土安全问题，首先会发现国土安全在当前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和新领域。对于我国来说，国土安全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包括领海安全在内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

从2012年开始，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研项目组”每年都调研和发布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其结果是有一类事件连续三年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入选，这就是海洋国土方面的事件。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有一半是国家海洋国土安全问题，或者涉及到国家海洋国土安全问题，其中在十大事件中居于前两位的“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和“中菲黄岩岛对峙”，直接就是海洋国土安全问题；居于第三位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居于第8位的“三沙市成立”和居于第十位的“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则都是以不同形式关系到我国海洋国土及其安全的重大事件。2013年十大事件中的海洋国土安全事件有“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两件。2014年时，作为当前我国海洋国土安全问题典型代表的“南海冲突不平静”，以综合事件的形式入选本年度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由此可见，海洋国土安全已成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部安全问题。
正如我们在解读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时指出的那样，中国长期以来被描绘为一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被不自觉地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多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被弃之脑后。然而，中国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维护国家海洋国土安全，已成为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需要有与自己的海岸线、海洋国土、海洋利益相匹配的海空军事力量。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无疑是中国海空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海空实力建设中的一小步，今后还必然迈出更大的步伐，以保证具有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的绝对实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发展军事实力，不放弃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中国更需要继续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有效维护自己的海洋国土和海洋利益。
虽然海洋国土安全问题在当代中国比较突出，但即便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来说，它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不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是一个今天才更为突出的老问题，即今天才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并形成多方面冲击的传统安全问题。
如果说海洋国土安全依然是传统国土安全范围的问题，那么如今人们热谈的经济海域安全问题、外太空安全问题、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以及电磁空间安全问题，则已经超越了传统国土安全的范围，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非传统空间安全问题。对此，中国学界和政界多年来已经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
这样一些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及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强化的新空间，无论是过去的“领土”概念还是“国土”概念，都已经容纳不下了，起码是“领土”和“国土”这样的汉语语词所容纳不下的。为此，我们需要根据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当代拓展情况，把天域安全、网域安全、电磁领域安全和经济海域安全等等，都作为国家空间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同时也需要改变过去以“领土”或“国土”概括国家空间的局限性，考虑用“领域”或“国域”取代传统的“领土”概念和“国土”概念，切实把天域、网域、电磁领域和经济海域等四个方面包括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之中。这样一来，以往使用的“国土安全”一词，也可以恰当地更新为“国域安全”。
事实上，在2014年1月出版的《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中，我们不仅把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从原来的10个扩展到12个，而且还把原来的“国土安全”改成了“国域安全”，同时也调整了个别要素的顺序，最后依次排出了国家安全的12个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
用“国域安全”取代传统的“国土安全”，不仅使国土安全这个国家安全的一级构成要素能够包括传统的领陆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和底土安全等四个方面，而且使这个一级要素可以包括非传统的天域安全、网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和电磁领域安全这四个新方面。为了在表达上更加统一协调，传统的领陆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和底土安全，也可以分别调整为陆域安全、海域安全、空域安全和底域安全，从而与非传统的天域安全、网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及电磁领域安全共同组成当代日益复杂和丰富的国域安全。
“国域安全”一词虽然与习近平总书记讲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两次出现的“国土安全”不同，但由于它具有更广泛的概括性，更全面地反映了当代国家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新概念。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不再变化的、不再发展的安全观，而是一个是开放的、发展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其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和完善，而且其中的某些提法和观点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更新和完善。“国域”及“国域安全”概念的提出，也许就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土安全”概念的丰富和完善，因而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主要内容以《从“领土安全”到“国土安全”》为题刊于《国防参考》2015年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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